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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最
近
曾
花
幾
天
隨
原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赴
福
建
視
察
。
雖
然
疲
累
，
但
也
得
益

良
多
。

過
去
福
建
算
是
前
線
地
區
，
面
對
美

國
所
謂﹁
保
衛
台
灣﹂
的
戰
艦
巡
邏
，

一
向
加
強
戰
備
。
許
多
大
型
建
設
都
不
安
排

在
福
建
設
項
。
後
來
隨
着
海
峽
兩
岸
局
面
緩

和
，
兩
省
人
民
來
往
密
切
，
台
資
也
到
該
地

設
廠
營
商
，
飛
機
、
輪
船
交
通
方
便
。
加
上

台
灣
居
民
逾
半
都
是
福
建
移
居
繁
衍
，
台
語

便
是
閩
南
語
。
不
僅
同
文
同
種
，
還
是
同
語

言
同
生
活
習
慣
。
所
以
說
是
閩
台
鄉
土
氣
息

相
通
，
景
象
相
類
，
自
古
一
脈
相
承
，
歷
久

彌
新
，
並
不
為
過
。

看
一
下﹁
閩
台
緣﹂
博
物
館
，
便
知
道
兩

岸
歷
史
文
化
關
係
的
深
遠
。

自
周
秦
朝
代
開
始
，
已
有
閩
越
先
民
渡
海

定
居
，
宋
元
以
後
，
更
加
往
返
頻
繁
，
甚
且

在
台
沿
用
家
鄉
地
名
，
合
修
族
譜
，
共
建
宗

祠
。這

個
閩
台
緣
博
物
館
，
建
築
宏
偉
，
面
積

達
二
萬
三
千
多
平
米
，
已
成
為
國
家
一
級
博
物
館
。
外
表

頗
具
特
色
，
地
下
一
層
展
廳
，
已
長
達
一
公
里
有
餘
。
接

待
人
員
害
怕
我
年
老
跑
不
動
，
專
門
送
來
輪
椅
侍
候
，
使

我
得
以
遊
畢
全
程
。

最
有
趣
的
是
，
博
物
館
門
前
有
一
幅
高
達
兩
層
樓
的
巨

畫
，
卻
是
由
火
藥
爆
出
的
類
如
根
深
茂
盛
的
巨
樹
的
畫

幅
。
火
藥
爆
畫
從
未
見
過
，
但
能﹁
爆﹂
出
如
此
神
似
的

巨
樹
，
顯
示
閩
台
兩
地
根
深
樹
茂
，
不
可
分
離
。

這
個
博
物
館
位
於
泉
州
。
另
在
平
潭
市
又
參
觀
了
一
個

海
峽
兩
岸
的
高
速
客
運
碼
頭
，
並
登
上
客
輪
參
觀
。
這
個

來
往
兩
地
的
客
運
碼
頭
，
行
駛
的
客
輪
比
早
年
的
港
澳
客

輪
要
大
得
多
。
平
潭
與
台
北
相
距
約
二
百
多
公
里
，
相
信

輪
船
運
行
時
間
要
四
個
小
時
。
過
去
港
澳
不
運
行
快
速
噴

射
船
時
，
乘
普
通
輪
船
也
要
五
六
個
小
時
，
甚
至
有
要
在

輪
船
上
過
夜
的
。

平
潭
有
一
個
台
灣
商
品
免
稅
商
場
，
但
我
覺
得
東
西
比

在
台
灣
的
還
要
貴
。

此
行
因
為
每
天
都
要
換
一
個
地
方
，
從
福
州
到
平
潭
，

從
平
潭
到
泉
州
，
再
由
泉
州
去
廈
門
，
實
在
太
累
。
所
以

到
了
廈
門
，
便
乘
飛
機
回
港
，
不
再
乘
動
車
轉
深
圳
，
再

過
關
再
轉
巴
士
回
家
了
。

福建視察

這
次
余
光
中
對
翻
譯
用
字
的
口
語
化
有
更
深

入
描
述
。
余
先
生
闡
釋
道
：﹁
白
話
文
是
常

態
，
文
言
是
加
強
白
話
的
表
達
。
因
為
現
在
懂

英
文
的
很
多
，
偶
爾
加
點
英
文
進
來
，
大
家
都

會
覺
得
有
趣
，
口
語
亦
如
此
。﹂

余
先
生
舉
例
說
道
：﹁﹃
自
以
為
很
酷﹄
，
酷

就
是
帥
氣
；
教
堂
裡
也
會
聽
到
這
種
玩
笑
：﹃
你

們
這
些
人
真
沒
出
息
，
只
想
享
受
小
出
息
。﹄
小

出
息
就
是
胸
無
大
志
，
耽
於
安
樂
。
我
有
篇
文
章

︽
開
你
的
大
頭
會
︾
，
標
題
就
是
挖
苦
開
會
。
口

語
的
運
用
是
為
了
表
現
輕
鬆
。﹂

余
光
中
特
別
談
到
翻
譯
對
標
點
符
號
的
運
用
，

尤
其
重
要
。

余
先
生
認
為
，
翻
譯
時
，
特
別
是﹁
原
文
若
是

上
乘
的
作
品
，
你
不
可
能
忽
視
它
的
標
點
。﹂
他

具
體
而
微
地
說
道
：﹁
下
標
點
，
是
為
了
節
奏
，

強
迫
讀
者
跟
你
一
起
換
氣
。
一
般
寫
法
：
雨
下
了

很
多
天
。
我
沒
有
辦
法
回
家
。
第
三
天
起
來
一

看
，
雨
仍
然
在
下
。
可
是
換
一
種
寫
法
：
第
三
天

起
來
一
看
，
雨
，
仍
然
在
下
。
讀
者
在
逗
號
前
停

下
，
這
場
雨
就
顯
得
重
要
了
。﹃
大
家
都
去
，
我

不
去
！﹄
、﹃
大
家
都
去
，
我
，
不
去
！﹄
兩
個

逗
號
，
強
調
出
個﹃
我﹄
。
要
控
制
讀
者
的
節
奏
，
就
要
控
制

他
的
呼
吸
。﹂

余
先
生
還
特
別
提
到
：﹁
因
為
我
是
讀
外
文
系
出
身
，
英
文

的
長
句
，
只
要
語
法
明
確
，
轉
折
的
地
方
可
以
不
用
標
點
。
一

個
主
句
出
來
，
後
面
可
以
跟
着
一
連
串
形
容
詞
子
句
。
所
以
，

那
時
候
我
一
個
長
句
寫
下
來
，
轉
折
時
都
不
用
標
點
。
後
來
，

我
悟
到
，
中
文
打
標
點
是
為
了
文
氣
，
英
文
打
標
點
是
為
了
文

法
。﹂余

先
生
舉
當
代
作
家
為
例
：﹁
學
者
的
文
章
好
用
大
段
落
，

但
古
龍
的
小
說
，
兩
三
句
話
就
是
一
段
。
他
是
給
你
看
鏡
頭
，

這
邊
一
個
鏡
頭
。﹂
他
還
以
張
曉
風
的
散
文
為
個
案
：﹁
她
寫

散
文
，
轉
折
較
快
，
而
我
的
散
文
一
段
很
長
，
後
面
很
短
；
或

者
長
段
之
間
，
中
間
突
出
一
句
話
的
分
量
，
單
獨
成
段
，
非
常

惹
眼
。
在
同
一
段
裡
，
長
短
句
的
運
用
也
是
同
理
。
長
句
用
多

了
，
偶
爾
來
句
短
句
，
力
量
強
勁
。
短
句
用
多
了
，
也
可
以
插

上
長
句
。
句
子
有
長
短
才
有
變
化
，
段
落
亦
然
。﹂

至
於
說
到
他
自
己
寫
的
文
章
︽
風
吹
西
班
牙
︾
，
他
第
一
段

就
是
一
句
話
：﹁
若
問
我
西
班
牙
給
我
的
第
一
印
象
，
立
刻
的

回
答
是
：
乾
。﹂
他
表
示
，﹁
這
是
變
化
。
民
國
初
年
的
作
家

不
會
思
考
這
些
問
題
，
都
是
均
速
行
文
，
文
氣
平
穩
。﹂

余
先
進
一
步
地
說
，
談
到
美
文
，﹁
比
較
感
性
，
標
點
用
得

愈
多
，
節
奏
愈
緩
慢
，
用
得
少
，
讀
者
便
一
路
讀
下
去
。
幾
個

句
子
併
在
一
起
，
強
迫
讀
者
讀
下
去
，
或
者
多
打
標
點
，
頓
挫

陡
峭
。
這
番
苦
心
，
讀
者
可
未
必
發
覺
。﹂

余
先
生
一
再
強
調
翻
譯
風
格
，
對
譯
者
而
言
，
至
為
重
要
：

﹁
翻
譯
什
麼
像
什
麼
，
句
子
、
字
詞
，
乃
至
文
氣
都
給
重
現
出

來
。
平
白
的
譯
得
平
白
，
疙
瘩
的
跟
着
它
起
疙
瘩
，
因
為
不
是

創
作
，
而
是
在
介
紹
。﹂

余
先
生
說
：﹁
譯
詩
我
字
斟
句
酌
，
但
戲
劇
就
不
一
樣
了
。

戲
劇
是
演
出
，
針
對
的
是
觀
眾
。
詩
或
散
文
縱
然
普
及
，
可
真

正
坐
下
來
，
是
一
個
人
在
讀
，
讀
不
懂
，
明
天
再
讀
。
然
而
，

成
千
上
萬
的
觀
眾
聚
首
一
堂
，
演
員
、
劇
作
家
只
有
一
次
講
俏

皮
話
的
機
會
，
台
下
接
不
上
：﹃
對
不
起
，
你
再
講
一
遍﹄
，

那
就
失
敗
了﹂
。

余
先
生
指
出
：﹁
戲
劇
翻
譯
得
愈
透
明
愈
好
，
那
是
給
觀
眾

聽
的
。
詩
，
我
是
譯
給
個
人
讀
的
。﹂

（
中
）

標點符號的運用

上
次
談
到
大
家
對
疫
苗
及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戒

心
不
大
，
今
次
續
談
。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
被
詡
為
可
解
決
饑
荒
，
亦

有
利
於
大
量
生
產
，
減
低
製
造
者
的
損
失
。
轉

基
因
農
作
物
是
透
過
生
物
科
技
來
種
植
，
例
如

利
用
生
物
科
技
挑
選
某
基
因
使
其
不
再
活
躍
，
或
利

用
基
因
轉
殖
技
術
將
之
轉
移
至
另
一
生
物
上
，
可
以

是
由
植
物
轉
移
至
植
物
、
微
生
物
轉
移
至
植
物
或
植

物
轉
移
至
動
物
，
例
如
由
細
菌
內
抽
取
可
製
造
對
抗

害
蟲
毒
素
的
基
因
，
轉
移
至
粟
米
內
，
得
出
可
抵
抗

害
蟲
的
粟
米
，
提
高
其
產
量
。

這
種
方
法
未
被
證
實
對
人
體
無
害
。
不
過
，
很
多

人
就
試
過
把
正
常
食
物
和
基
改
食
物
放
在
大
自
然
，

發
現
其
他
動
物
都
不
會
碰
基
改
食
物
。
你
可
以
說
是

基
因
改
造
粟
米
成
功
杜
絕
害
蟲
，
但
連
松
鼠
也
不
會

揀
的
食
物
，
我
們
竟
大
量
吃
下
肚
。

另
外
，
就
是
基
改
食
物
所
生
產
的
種
子
，
若
去
到

沒
基
改
的
種
植
場
，
長
大
後
其
產
物
會
與
正
常
的
植

物
結
合
，
令
沒
基
改
的
植
物
也
從
此
不
一
樣
。
早
前

就
有
報
道
顯
示
，
即
使
有
機
種
植
場
種
的
木
瓜
，
原

來
也
被
基
改
的
因
子
污
染
，
各
地
的﹁
真
木
瓜﹂
已
愈
來
愈

少
。根

據
︽
選
擇
月
刊
︾
的
報
道
，
目
前
國
際
上
獲
批
准
出
售
的

轉
基
因
食
物
，
包
括
大
豆
、
粟
米
、
木
瓜
、
馬
鈴
薯
、
油
菜

籽
、
稻
米
、
番
茄
、
南
瓜
等
。
不
過
，
即
使
是
同
類
農
作
物
亦

有
不
同
的
轉
基
因
品
種
，
而
不
同
國
家
對
轉
基
因
食
物
的
審
批

情
況
亦
可
能
有
分
別
。
不
少
國
家
規
定
轉
基
因
食
物
，
必
須
經

過
當
地
規
管
機
構
的
安
全
評
估
及
批
准
，
才
可
在
市
面
出
售
。

美
國
則
只
鼓
勵
生
產
商
向
當
局
諮
詢
，
所
以
美
國
也
是
基
改
食

物
的
最
大
製
造
國
。

香
港
消
委
會
曾
建
議
訂
立
強
制
性
標
籤
制
度
，
現
在
還
是
自

願
性
質
。
它
指
出
原
因
是
一
有
利
消
費
者
；
二
若
健
康
或
環
境

出
現
問
題
，
亦
能
追
查
原
因
。
︽
選
擇
月
刊
︾
曾
試
驗
市
面
所

有
聲
稱
沒
用
基
改
大
豆
，
或
沒
有
任
何
聲
稱
的
豆
漿
樣
本
，
發

現
很
多
與
聲
稱
不
相
符
。
所
以
標
籤
以
外
，
也
得
靠
政
府
的
監

管
。最

後
，
關
於
其
安
全
問
題
，
可
看
一
報
道
：﹁
巴
黎
綠
色
和

平
組
織
委
託
研
究
機
構
做
實
驗
，
針
對
美
國
生
技
巨
擘

M
onsanto

所
開
發
的
基
改
玉
米
每
天
餵
食
老
鼠
，
九
十
天
後
被

餵
食
的
老
鼠
證
實
在
肝
臟
與
腎
臟
出
現
毒
性
反
應
。
他
們
所
委

託

的

研

究

發

表

於

︽A
rchives

of
Environm

ental
C
ontam

ination
and
T
echnology

︾
期
刊
上
。﹂
世
界
各
地

都
有
反M

onsanto

的
行
動
，
背
後
動
機
，
可
能
就
是
希
望
護

持
人
類
未
來
的
健
康
了
。

基因改造食物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郭
晶
晶
霍
啟
剛
被
拍
到
攜
霍
家
第
一
寶
寶
霍

中
曦
逛
超
巿
，
除
帶
有
女
傭
同
行
外
，
富
三
代

的
夫
妻
生
活
，
跟
一
般
普
通
夫
妻
無
異
，
沒
用

司
機
，
由
霍
啟
剛
親
自
駕
車
去
超
市
選
購
日
用

品
，
他
們
兵
分
兩
路
，
霍
啟
剛
專
攻
罐
裝
食

品
，
郭
晶
晶
買
廚
房
用
品
。

罐
裝
食
品
給
忙
碌
透
頂
、
沒
時
間
買
菜
煮
飯
的
主

婦
方
便
做
飯
的
，
霍
啟
剛
家
有
女
傭
，
可
天
天
到
菜

市
場
去
買
新
鮮
食
物
，
何
用
吃
罐
裝
食
品
？
十
分
有

興
趣
知
道
，
他
們
買
的
究
竟
是
甚
麼
食
品
，
那
麼
吸

引
？外

界
都
以
為
貴
為
豪
門
大
少
奶
，
十
指
不
沾
陽
春

水
，
廚
房
勿
近
，
一
切
交
由
女
傭
代
勞
，
她
只
管
帶

孩
子
，
跟
太
太
團
喫
下
午
茶
，
悠
閒
自
在
。
有
了
這

個
世
俗
的
預
設
，
當
看
到
素
顏
郭
晶
晶
像
個
家
庭
主

婦
在
超
市
挑
選
煮
食
用
具
，
更
覺
親
切
。

一
直
以
來
，
霍
啟
剛
郭
晶
晶
這
對
名
門
公
子
與
國

寶
的
結
合
，
保
持
低
調
，
形
象
平
實
、
樸
素
，
除
了

世
紀
婚
宴
一
幕
之
外
，
甚
少
珠
光
寶
氣
、
滿
身
名
牌

的
出
席
社
交
場
合
，
沒
有
逼
人
氣
焰
，
沒
有
貼
身
保

鏢
重
重
包
圍
的
排
場
，
沒
有
駕
名
車
坐
遊
艇
，
沒
有

浮
誇
炫
富
，
十
分
接
地
氣
，
很
討
好
的
一
對
名
人
夫

妻
。買

滿
整
個
手
推
車
結
帳
後
，
發
現
有
狗
仔
隊
在
偷

拍
時
，
郭
晶
晶
馬
上
抱
小
中
曦
入
懷
，
用
手
遮
蓋
他
的
小
臉
，

不
想
他
的
樣
子
曝
光
，
以
免
影
響
他
成
長
。
雜
誌
把
照
片
刊
登

時
亦
有
操
守
地
在
小
中
曦
五
官
打
馬
賽
克
，
尊
重
他
的
私
隱
。

郭
晶
晶
霍
啟
剛
大
婚
後
便
搬
離
霍
家
大
宅
，
兩
人
自
己
動

手
，
大
包
小
包
的
提
着
走
來
走
去
像
螞
蟻
搬
家
，
不
是
霍
家
大

宅
不
夠
地
方
住
，
相
信
為
的
是
過
二
人
世
界
，
有
自
己
的
空

間
，
生
活
細
節
可
以
更
自
主
，
兒
子
可
在
平
民
化
環
境
下
長

大
。郭

晶
晶
跟
師
姐
伏
明
霞
一
樣
，
從
跳
水
台
上
下
來
歸
於
平
淡

後
，
樂
於
過
平
實
低
調
的
生
活
。

晶晶 啟剛帶仔行超市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香
港
長
年
被
貼
上﹁
壓
力
爆
煲﹂
的
標

籤
，
但
從
小
到
大
，
我
們
從
不
缺
乏
勵
志

故
事
的
鼓
舞
。
大
家
細
想
，
從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的﹁
人
人
為
我
，
我
為
人
人﹂

精
神
，
到
現
在
我
們
耳
濡
目
染
的
小
人
物

大
成
功
的
故
事
，
都
在
透
露
着﹁
只
要
努
力
，

你
便
無
所
不
能﹂
的
信
息
。﹁
人
定
勝
天﹂
變

成
大
家
相
信
的
願
望
，
也
一
直
是
某
大
台
電
視

劇
的
常
用
對
白
。
我
們
都
被
人
定
勝
天
的
道
理

洗
腦
多
年
，
為
何
還
是
活
得
不
開
心
？
人
真
的

能
勝
天
嗎
？

首
先
，
我
們
得
明
白
自
己
的
命
運
是
怎
麼
回

事
。
人
的
命
運
同
時
受
着﹁
天
、
地
、
人﹂
三

運
所
影
響
。
人
運
主
宰
了
人
一
生
的
盛
衰
及
吉

凶
；
地
運
影
響
人
運
，
使
命
運
徒
添
變
數
。

除
了
人
運
及
地
運
外
，
天
運
則
是
另
一
個
，

亦
是
最
大
一
個
影
響
人
命
運
的
變
數
，
主
宰
着

各
種﹁
人
算
不
如
天
算﹂
的
大
事
件
，
亦
即
人

運
及
地
運
所
無
力
抵
抗
的
宿
命
︱
地
震
及
疫
症

等
天
災
人
禍
，
正
是
天
運
凌
駕
其
餘
兩
運
之
上

的
例
子
。

透
過
八
字
及
紫
微
斗
數
等
術
數
，
我
們
能
了
解
到
個
人
的

人
運
，
從
而
在
生
活
中
避
重
就
輕
、
趨
吉
避
凶
；
藉
着
風
水

的
研
究
，
我
們
則
能
夠
善
用
或
改
變
身
處
的
環
境
，
繼
而
改

進
地
運
。
但
天
運
是
大
於
一
切
的
天
數
，
我
們
除
了
能
透
過

︽
易
經
︾
去
加
深
對
它
的
了
解
或
進
行
一
定
程
度
的
預
測

外
，
人
力
能
夠
對
它
構
成
的
影
響
其
實
是
小
之
又
小
。

天
命
無
意
打
擊
大
家
，
只
是
覺
得
，
有
時﹁
勵
志﹂
也
是

一
種
另
類
的﹁
荼
毒﹂
。
這
當
然
不
代
表
天
命
勸
告
大
家
都

去
做
廢
人
，
終
日
無
所
事
事
、
聽
天
由
命
。
相
反
，
奮
鬥
目

標
和
前
進
慾
望
，
是
人
生
的
必
需
品
。
然
而
奮
鬥
時
，
應
擺

正
心
態
︱
努
力
了
，
不
代
表
上
天
必
須
賜
予
我
什
麼
。
我

去
奮
鬥
，
是
因
為
我
想
這
麼
做
，
而
且
從
過
程
當
中
會
得
到

收
穫
。 人定勝天？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我一直認為，南方適合種梅，北方才適合栽
杏。梅花不畏南方的寒冬，杏花不懼北方的春
寒，卻不知道，總有一些江南的才子，癡迷於杏
花的美艷。有一年去五台山，時令已是陽曆的五
月，沂蒙山區的楊柳都已揚花吐絮，五台山上的
冰雪竟還遲遲沒有融化，高山背陰的地方，仍能
看到一片片殘雪。當我們抬頭，向峻峭的高山之
上望去，卻看到一蓬蓬的花樹開得漫山遍野，浩
浩蕩蕩。從朋友們驚喜的讚美中，我知道了那些
是杏樹；那些花，是不畏嚴寒的杏花，在海拔三
千多米的「華北屋脊」上，開得清麗脫俗，像一
群墜入凡間的仙女。
山東蒙陰是我的家鄉，那裡也多見杏花。沿着
城南205國道朝東行駛而去，約五十里外有一座
大山，山裡有一個村莊叫大窪村，家家戶戶院子
裡都栽種着杏樹，有的種在院內的角落裡，有的
就種在夾道之中。每年春暖花開的時節，村外的
柳芽冒出淺淺鵝黃，村裡的杏花也適時而放，花
團錦簇，從一座座院中探出頭來，芳香溢滿整個
村莊。
蒙陰是算聖劉洪的故鄉。劉洪，字元卓，自幼
勤奮好學，知識淵博，一生為官十數載，清正廉
潔。《後漢書》說，洪善算，當世無偶，被後世
尊為「算聖」，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天文學家和數
學家。不知當年他有否種過杏花，但劉洪的故
鄉，真的是杏樹遍野。那飽滿的花瓣均勻地反扣
着，像美人指上的五枚指甲，花蕊粉中帶紅，每
一朵花心裡都像點進了一撮硃砂，愈是新開的花
朵，那一抹硃砂愈是流露出暗紫，暗紫到令人感
傷，令人震顫。那種冷艷的美，近乎決絕。
對於前來觀賞的人來說，這樣的美不是接納，
而是拒絕。然而愈是這樣，愈是激發出人們對杏
花的喜愛，愛到癡迷，愛到憂傷，愛到在它面前

徘徊不捨。望着那些杏花，心頭總會漾出一絲憂
怨的情緒，淺淺的，淡淡的，宛若離別。就如宋
人姜夔的詩句：「綠絲低拂鴛鴦浦。想桃葉、當
時喚渡。又將愁眼與春風，待去。倚蘭橈、更少
駐。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滿
汀芳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那遠
去的花，便如離殤的人，虛虛幻幻，真真假假。
《甄嬛傳》裡有一個與杏花有關的情節，是讓
人醉到骨子裡的—假裝生病不見皇帝的甄嬛，在
屋子裡呆得久了，感慨年華輕許，不得自由，無
端生出無限的憂鬱，為了釋放心頭的愁怨，和貼
身侍女流朱來到御花園裡，在滿園春光籠罩下的
杏花疏影中，一邊情緒低落地晃着鞦韆，一邊滿
懷心事地輕吹竹簫。一聲輕歎，鞦韆架上落滿繽
紛的花瓣，彷彿是為美景消隕而落的幽怨……
鏡頭在這時推進，簫音在這時低徊，聲色空

靈，正好是那旋律哀怨、基調悲情的《杏花天
影》，真是「羌笛何須怨楊柳」，其時雍正恰好
也散步在園中，聽見簫聲自然要聞聲尋來。別說
多情的皇帝，此情此境，任誰也會心下一動，漣
漪叢生。於是一場扯不斷、理還亂的感情糾葛，
拉開了序幕。從一場陽光普照的春光曲，最終演
繹成冷若冰霜的秋寒圖，你死我活的宮廷悲劇，
妃嬪之間的明爭暗鬥。
《甄環傳》自拍攝以來，每天都在熱播。不知
是人們看多了電視劇，有感於劇情的淒美，還是
杏花婉麗的天影，近年來有很多人追尋杏花的芳
蹤，每年春天杏花開時，遊客紛紛驅車而來，把
大窪裡的泥土都踏實了，把大窪裡的浮塵都帶走
了。他們集聯搜對，賞花吟詩，守株待兔般睡在
山裡，蹴在杏花樹下，等候抓拍飽滿微顫的杏
蕾，笑向人間綻開動人的一瞬。
那一日，我們也去山裡看花，出了村子，順着

蜿蜒細長的山路走去，路旁不時閃出一兩棵老杏
樹，有的樹冠蓬鬆如傘，有的枝幹長長斜向路
面，像和進山的我們招手示意，熱情地打着招
呼。細數過去，每一個路口都有這樣幾棵杏樹，
枝節虯勁，樹皮黢黑，經過了多少年的風雨滄
桑，每年的花朵仍然層出不窮，盛開在那些黢黑
虯勁的枝上，不失其花的清香，不失其花的絢
爛。
大窪的杏樹多一人多粗，有的雙臂合圍而不到

盡頭。聽當地的人說，這些樹都有上百年的歷史
了，在沒有這條上山路之前，這片杏林除了當地
人之外，再無外人知曉。近幾年賞花的人突然大
增，每當淺草初萌，柳芽青蔥，杏花花期來臨
時，各地遊客聞訊紛至沓來，他們從山前山後而
來，橫穿豎行而來，苦於腳下無正道可走。為了
方便觀賞美麗的杏花，村裡特意闢出一條山路，
以招徠遊客，縮短進山看花的路程。
我們抬眼往山上看去，果然有一大片杏園，坐
落在數里之遙的半山腰上。望不見枝幹，只望得
見一團團素白，萬畝杏花競相綻放，如雲似雪，
於山風中聲勢張揚地渲染着春天的活力。它們有
的生長在丘陵壩上，有的生長在山谷窪中，丘陵
與山谷錯落有致，杏樹與杏樹之間摩肩接踵。欣
賞它們，必須時而抬頭，時而低首。無論
是在丘陵還是溝壑，這些美麗的杏花，都
給人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質。
我們努力地往山上爬去，一步步接近杏

園，把一棵棵杏樹團團圍住，仰頭捕捉着
花的清香，捕捉着花的意韻。那枝頭的杏
花，每五六朵形成一簇，每朵共生五個花
瓣，在風中微微顫動，像對我們頻頻點
頭，表示問候。花香引來早春的蝴蝶，翩
翩而飛，不知落下。這早春的蝴蝶，似乎
找不到回歸的路了，迷失在這漫無邊際的
杏花園中。這杏花，這山谷，便成了牠的
家，牠的沾滿花香的歸宿。
想起小時候，我家院裡也種着幾棵杏

樹，花開時的杏香，至今在腦海裡仍揮之

不去。那時候，我常和小夥伴們摘花戴在頭上，
惹來大人的呵斥，彷彿當地有一種什麼說法。後
來我想，北方人忌諱髮上着素，可能是由於杏花
色白，桃花色紅的原故。人們寧願插一朵桃花在
頭，也不能着一枝杏花於襟，這小小的偏見，多
少令我們失去許多興趣。
然而桃花有桃花的妖嬈，杏花自有杏花的雅

致，我總覺得，頭插幾朵杏花的女子，是多麼嬌
美清麗！那素素的花，一定會在美人頰上染上紅
暈，從而變得婉麗高雅起來。在我年少的夢裡，
就有這樣的情景多次出現，只是那些夢中的女
子，她不居住在北方，也不居住在南方，我找不
到她的家鄉。那染了紅暈的杏花，宛若一朵淺紅
的海棠，將生命裡的那份純粹，流動進無數艷羨
的目光。
烹茶時，想起「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
杏花。」置身江南的陸游，大概也曾聽過叫賣杏
花的聲音，想像杏花插滿美人頭的妙曼，所以才
在小雨初晴的窗邊，看花開爛漫，告訴人們春已
深了，讓氤氳在詩歌裡的暖意，沖淡人們心頭上
的炎涼，沖淡風塵着的世態。那一刻的杏花，不
僅開在詩人的筆端，更是開在美人的鬢上，開滿
春天的大街小巷。

杏 花

百
家
廊

若

荷

不
管
身
在
何
處
，
觸
目
所

見
，
都
是
年
輕
人
低
頭
看
着
手

機
，
少
見
老
人
家
會
用
手
機
看

資
訊
。
看
過
一
些
專
欄
，
說
到

他
們
的
家
長
忽
然
使
用
智
能
電

話
了
，
都
感
到
高
興
，
認
為
隨
時

可
與
遠
方
的
親
友
交
流
，
老
人
家

的
生
活
也
開
心
多
了
。
然
而
，
相

信
還
是
有
很
多
老
人
家
不
會
使
用

電
腦
和
智
能
電
話
的
吧
？
這
些
老

人
家
，
獲
得
資
訊
的
來
源
，
應
該

是
報
紙
。

所
以
，
當
大
家
都
認
為
紙
媒
將

會
沒
落
的
時
候
，
我
倒
認
為
，
現

在
反
而
是
時
機
去
辦
一
份
專
門
給

老
人
家
看
的
報
紙
。
選
擇
的
資

訊
，
除
了
世
界
大
事
之
外
，
有
關

老
人
家
保
健
的
常
識
，
老
人
家
的

消
費
飲
食
，
老
人
家
習
慣
愛
看
的

輕
鬆
小
品
，
懷
舊
式
的
回
憶
片

段
，
都
可
以
在
這
份
老
人
報
裡
容
納
。

最
近
我
發
覺
，
收
費
電
視
台
裡
的
無
綫
網
絡

電
視
，
已
經
把
劇
集
台
分
成
韓
劇
、
日
劇
、
華

語
劇
，
還
特
別
有
個
粵
語
片
台
，
讓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觀
眾
可
以
按
個
人
興
趣
選
擇
心
頭
好
。
我

留
意
過
粵
語
片
台
的
電
影
，
那
些
古
裝
片
幾
乎

都
是
唱
作
俱
佳
的
作
品
。
劇
情
對
現
代
觀
眾
來

說
，
看
了
開
頭
大
概
可
猜
到
結
局
，
但
是
如
果

留
心
聽
唱
出
的
歌
詞
，
會
發
覺
都
寫
得
很
有
文

學
根
底
。

老
人
家
的
修
養
都
比
較
好
，
相
信
是
在
他
們

年
輕
的
時
候
，
看
這
類
電
影
的
潛
移
默
化
。
那

時
的
粵
語
片
，
都
表
現
出
人
性
的
好
禮
、
善

良
，
也
許
現
在
的
年
輕
人
看
來
覺
得
幼
稚
，
但

就
是
這
種
幼
稚
的
思
想
，
讓
那
個
時
代
出
現
一

個
善
良
好
禮
，
而
且
勤
奮
向
上
的
社
會
。

當
香
港
進
入
老
年
社
會
時
，
這
些
老
人
家
年

輕
時
的
精
神
，
能
否
保
存
下
來
？
能
不
能
傳
承

下
去
？
我
覺
得
應
該
辦
一
份
老
人
報
來
作
傳

承
。
我
記
得
日
本
作
家
村
上
春
樹
說
過
，
每
一

個
乘
搭
地
鐵
的
人
，
都
有
深
刻
的
人
生
。
老
人

報
絕
對
可
以
採
訪
到
深
刻
的
人
生
故
事
，
而
且

不
愁
沒
有
故
事
。
這
是
夢
想
？
癡
想
？
還
是
可

行
的
理
想
？

老人隨想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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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花色素白。 網上圖片


